本檔案未經整理
厄斯德拉上下的歷史與神學                                                  房志榮
一般的聖經都稱這兩部書為厄斯德拉與乃赫米亞，但原始二者只形成一部書。書中所述是猶太人由巴比倫放逐歸來後，直至以後一個多世紀中的事。兩位主要人物，厄斯德拉及乃赫米亞，在舊約其他書中從未提及，因此若不是因了這兩部載以他們名字的書保存下來，我們對放逐後猶太主義復興的種種事件就很難知曉，甚至簡直不可能。
一、書的內容
這兩部書各部分的分配清晰易見：厄上（一～六）首先敍述，剛征服巴比倫的波斯王居魯士准許猶太俘虜回耶路撒冷，首批猶太人束裝上道。到達本國後，在重建聖殿以前，他們先在耶京聖殿的原址樹立起被毁的祭壇，其時他們由當地的長官，及猶太主義的敵人那裡遭遇到不少干擾和困難。至於聖殿本身是多年以後，在哈蓋及匝加利亞二位先知的年代，卽達理阿一世為波斯王的時候，才修建完畢的（五1  2）。
按照厄上七～十章所說，幾十年以後，厄斯德拉祭司及經師，才受波斯王阿塔薛西斯的正式委託，接受使命回到耶路撒冷來。這裡他發現事情並不如人意，猶太傳統鬆弛下來，不為人所重視。特別是雜婚問題嚴重，猶太人與外邦人結婚，司空見慣。厄斯德拉見了，痛心疾首，要來一番徹底的整頓。人民是支持他的，於是他把那些外方人驅逐於猶太地區以外，那時的猶太領域並不寛廣，因此實行起來不致太困難。
厄下開始的一部分（一～七）敍述乃赫米亞是波斯王阿塔薛西斯的高級官員，他聽到有關耶路撒冷的同胞的消息而甚感悲傷，於是要求國王的許可，前去觀察耶京，並從修建城牆開始，將城予以重建。他的熱火遇到不少敵人的反對和搔擾，但他仍鼓勵所有居民嚴守紀律，勇往直前，終於在五十二天內將城重建起來。
到了厄下八～九章，厄斯德拉又轉入幕前，成為主角，他恢復敬禮，按照他由巴比倫帶回來的梅瑟法律，復興了從前的各種慶節。
最後一部分所寫的（厄下十～十三），是人民所許下要做的事，一些清單，及城牆重建成功的慶祝。最後是講乃赫米亞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後—跟第一次的來京約隔十二年—所從事的一系列的改革：清掃聖殿庭院，恢復肋未人的職務，聖化安息日等等。
這兩部書的文學歷史是相當複雜的。古老的舊約希臘文譯本，除了將這兩部書譯成希臘文，並合為一部書以外，還加上一部與前二者十分不同的厄斯德拉書，稱之為希臘文厄斯德拉，或第一厄斯德拉（第二厄斯德拉則指謂由希伯來文譯過來的厄斯德拉～乃赫米亞）。
至於拉丁文傳統竟有四部厄斯德拉書：一是厄斯德拉，二是乃赫米亞（以上二者卽我們聖經中的兩部書），三是希臘文厄斯德拉，四是一部歸給厄斯德拉的較晚默示錄著作，與聖經的厄上下毫無關係。現代聖經大部分版本只有厄上下二書，而沒有希臘文厄斯德拉及厄斯德拉默示錄，後二者從來沒有進入猶太的聖經正典中。
二、書的材料分配大致如下：
厄上一：居魯士的上諭
二：被俘擄者的名單
三：重設禮儀
四1～5：猶大敵人的阻撓
6～24：薛西斯及阿塔薛西斯治下的信件往來
五～六18：修建天主聖殿
六19～22：擧行逾越節
七1～10：經師厄斯德拉
七11～22：阿塔薛西斯的信

八1～14：厄斯德拉回國的旅伴
八15～36：厄斯德拉回耶路撒冷的旅程
九：厄斯德拉自謙自卑的祈禱
十1～17：遣散外邦婦女；18～44：有罪者的名單
厄下一：乃赫米亞的祈禱；二：他上耶路撒冷的旅程
三1～32：修建城牆；三33～四17：阻礙和困難
五：社會中的不正義，乃赫米亞的干預
六：城牆修建完畢
七：調查以色列人口
八：公開宣讀法律書
九：認罪的祈禱
十：一些不同的決定
十一：耶路撒冷居民的分配
十二：祭司和肋未人
十三：乃赫米亞所完成的各種改革
三、文學問題
這兩部書的作者是誰？找不到任何明言或暗示，但一般都認為厄上下的作者與編上下的作者相同，並且是單獨一人。他在編年紀中給整個歷史作了一個廣泛的綜合，然後又寫了厄斯德拉及乃赫米亞二書。一個很清楚的跡象是，編下的最後幾節（卅六22  23）與厄上的最初幾節經句（一1～3）是相同的，表示這些書所敍述的事之間有一連貫性。但編年紀與厄斯德拉書的寫法是相當不同的。
厄上下的作者採用了不少古文件，在引用時加以組織，使之互相關聯，結為一整體，再抛入歷史的大洪流裡。將全書內容詳加分析後，可以找出以下的一些文件：
1.
希伯來文的官方文件：清單、統計表：如厄上二；厄下七；十3～30；十一3～36；十二1～26。阿拉美文的文件，外交信函，官方決策，如厄上四9～六18；七11～26。
2.
厄斯德拉的回憶錄（厄上七～十），其中有的部分是以第一人稱「我」寫出，如厄上七27～九15，有的是用第三人稱寫出，如厄上七1～10；十；厄下八～九。
3.
乃赫米亞回憶錄：厄下一～七；十；十二27～十三31。
採用不同文件的事實可以解釋，為什麽厄斯德拉書有兩種不同的語言，因為有些片段是藉阿拉美文保存下來的（厄上四8～六18及七12～26），其他部分都是希伯來文，這一特點也發生在達尼爾書中（二4～七28為阿拉美文）。
採用不同文件寫書當然會造成問題，這些問題後人很不容易解決。比方說，由放逐地回國的猶太人的清單就是這些問題之一。在厄上二及厄下七都有清單，代表着兩個很不同的歷史情況。第一個清單記載公元前五三八年，居魯士頒發諭令後，第一批回耶路撒冷的俘虜隊群，他們的數目總共是五萬人。第二個清單是公元前四四五年前後，耶京城牆重建後，在乃赫米亞年代所作的一個戶口調查，比前一清單約晚一百來年。這兩處的清單大概旣不代表回國之初的真實情況，也不是乃赫米亞時代的人民實數，而是二者之間的一個時代的情形，大約是則魯巴貝耳及耶敍亞的時代，這二人的名字在第一清單之首，而先知書裡也多次提他們。可以假定的是，第二聖殿建立後（五二Ｏ～五一五），在耶路撒冷曾作過一次人口調查。
至於本書的寫作年代，是不容易確定的，因為牽涉到全部編上下及厄上下這部大著作的整體。由這部大著作的歷史內容，其所表達的宗教思想，及作者所從出的大概背景來看，這一部包羅甚廣的歷史鉅著，約可在公元前第四世紀末至第三世紀中完成。這是指全部作品編寫完畢而言，因為書中所採用的許多文學源流，一定是在更古老的時代寫成的。
四、歷史問題
經過分析後，本書還引起不少其他問題，觸及歷史事件本身，其中有兩個問題特別重要，並引發不同的假設，但沒有一個假設能完全令人滿意。
第一個問題是厄上四所說的耶京聖殿在重建中被迫停工的事。按此章所說，是波斯王阿塔薛西斯（四六五～四二四），聽信當地反對猶太人的人所作的伸訴，而下令停工的（厄上四6～24）。但這與年表所列的史實無法相合，因為聖殿的重建已於達理阿六年、卽五一五年左右完工（厄上六15），那是在同一國王治下二年、卽五二Ｏ年開工的（厄上四24；蓋一15）。厄上四6～23所說是阿塔薛西斯時代的事，已在聖殿重建以後五、六十年。
怎樣解答這一問題呢？最有說服力的一個假設，是把厄上四6～23所說，指向另一工程的中斷，而不是聖殿的重建，比方是阿塔薛西斯時代初次嘗試重建耶京的城牆。這也可解釋乃赫米亞的進一步行動，就是他在阿塔薛西斯時代所完成的耶城重建（厄下一～四及六）。為加强這一假設的說服力，還可留意，厄上四6～23本文內明言重建耶京及其城垣，而不說重建聖殿（見12  13  16諸節）。那麽為什麽張冠李戴，把這文件放在五、六十年前的重建聖殿的事情上去了呢？這就不得而知了。也許是因為旣然確實有過一道波斯王的諭令，强迫正在進行中的工程停工，在編輯本書的時候發生了一個無心的錯誤：把達理阿王治下的重建聖殿，跟阿塔薛西斯治下的重修耶京城垣混為一談了。
第二個問題更加複雜，就是厄斯德拉與乃赫米亞二人在耶路撒冷活動的年表應該怎樣來排。按照本書所寫，其年代是這樣的：阿塔薛西斯七年，厄斯德拉到達耶路撒冷（厄上七7），然後開始他的革新工作（厄上八～十）。阿塔薛西斯二十年（厄下二1），乃赫米亞又到了耶路撒冷，從事修建耶京城垣的工程（厄下一～七）。在全部厄下一～七章中，厄斯德拉沒有再出現，直至厄下八～九他才重新出來隆重地宣讀法律書。最後是乃赫米亞於阿塔薛西斯三十二年短暫地去過巴比倫一趟後，又回到耶路撒冷（厄下十三6），而單獨一人在那裡活動。
以上的種種描寫給人的印象是：厄斯德拉和乃赫米亞二人曾同時在耶路撒冷活動，但二人各作各的，不但彼此毫無協調，並且完全互不相識，這為兩個同樣受到阿塔薛西斯王的正式使命的人（厄上七11；厄下二7  8）不是很奇怪的事呢？
為解決這一難題，學者們提供了不同的假設。首先有人假定厄斯德拉只在耶京逗留了一個很短的時間，當乃赫米亞到了以後，他就回到波斯王那裡去了。但在厄下八～九厄斯德拉又在耶路撒冷宣讀法律書，而乃赫米亞也曾回到波斯王身旁（厄下十三6），要過了十二年之後才重新回到耶京來。這不得不假定二人一來一往，輪流主持耶京的各項政教事宜。要不然就得說，乃赫米亞第二次來耶京時，厄斯德拉已在那裡（如厄下八9所說的二人同時主持民衆大會），果真如此，就該修正厄上七8的日期，不是阿塔薛西斯第七年，而是第二十七年，或第三十七年（卽四三八或四二八年）厄斯德拉到了耶路撒冷。
最後還有比較可取的假設，就是把全部乃赫米亞的活動放在厄斯德拉的活動之前，厄下一～七及十～十三就是報導乃赫米亞重建耶城及從事各種改革的活動。較晚，卽在阿塔薛西斯二世的治下第七年（而非阿塔薛西斯一世）、卽三九八～三九七年前後，厄斯德拉來到了耶路撒冷（厄上七7），從事他多方的改革（厄上七～十），並在隆重宣讀法律書之後（厄下八～九）。恢復了以民的敬禮。
這一假設並不解決所有的問題，比方對乃赫米亞於宣讀法律書時的在場（厄八9）就沒有交代。當然，最後這一細節可能出自全書編輯人的手筆，他有意把二人的活動說成同一時代的，而沒有多注意他們二人居留耶京及從事改革的相對時間。也許是因為編者要把身為祭司及經師的厄斯德拉放在平信徒乃赫米亞之前，這一神學性質的動機却搞亂了所述事件發生的真實次序或年表。不過這仍只不過是一個假設，整個問題尚未找到一個完全令人滿意的解答。
五、宗教層面
厄上下不是一部常讀的書，很多聖經讀者對它相當陌生，並認為書中只有一些為聖經歷史有趣的文件，但為今天沒有多大意義。這一看法不太正確，並且是基於成見。不錯，厄上下不能與其他宗教內容豐富的書相比，像聖詠集、約伯書，或先知書。但聖經諸書各有千秋，在聖經各書的整體中，厄上下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宗教內含及永恒價值。就像在交響樂中，各種樂器的位置及音響固然不同，但為奏出一場飽滿的樂曲，都是不可少的。
厄上下當然不提供正式的神學討論，但在其所報導的十分具體的事件中，却能發掘出一些主要的綫條，在領導着書中的英雄。
本書很清楚有三個關注的中心：聖殿，耶路撒冷城，及天主子民的團體。
聖殿的重建是放逐歸國人民的首要課題。其實，居魯士王的諭令—按照厄上一2所說的—讓猶太人回國的目的就是要他們把聖殿重建起來。天主的聖殿是祂在其子民中間臨在的記號，旣有形可見，又非常真實。聖殿也是禮儀慶祝的處所，由之而引伸出其他重要的人和事來：祭司職（厄上二36～39），肋未人及其他與聖所有關的人（二40～63），跟聖物及祭品有關的一切（一9～11；二68 69），特別是祭壇，在建築新聖殿以前，首先建立的是祭壇，好能卽刻在上面獻祭（三1～7）。
聖殿的重建拖延了時日，是因了敵人的阻擾，他們千方百計不讓猶太人重建他們的聲望和影響力（四章）。書中絕不提猶太人在此一事件上的疏忽，漠不關心，或氣餒，像哈蓋先知所說的那樣（蓋一2～5）。正相反，厄上六描述聖殿完工而行奉獻禮時，人民興高彩烈，歡欣無比，因為他們確知新聖殿不是人的工程，而是天主的妙工（22節）。
聖殿的存在跟耶路撒冷城是分不開的。當時乃赫米亞要求阿塔薛西斯王給以許可，讓他回國的主要動機之一就是他對耶路撒冷的關心，務必使這座為現在及未來都十分神聖的的京城恢復它原來的面貌，重獲其重要性。這一份對耶路撒冷的關切，解釋他愛國愛教的熱忱，使他跟全體人民無止無休地把耶京城牆由廢墟中建立起來（厄下二～六）。
為乃赫米亞來說，重建耶城是天主託付給他的一個十分重大的宗教使命，因此雖然困難重重，甚至需要奮起作戰，他還是嚴格執行，深信天主與祂同在，並為祂的人民作戰。他以後的各種措施，如將逃到鄉間的人召回分佈在城中各地區（厄下十一），外方商人勾引當地人民不守安息日，乃赫米亞叫他們重新遵守（厄下十三15～22），在在顯示乃赫米亞的目標是使耶路撒冷重獲其聖城的光輝。這無非是過去歷史的延續，這一輝煌的歷史因了亡國及被擄曾一度中斷。
不過聖殿也好，聖城也好，真實的意義不在它們本身，而在生活於其間的人民，這人民形成天主子民的團體。他們是什麽樣的一個團體呢？是一個曾放逐異鄉，飽受風霜的團體，現在須恢復元氣，而其真實的基礎是服從天主的「法律」。厄斯德拉及乃赫米亞工作的重要性在此便凸現的非常耀眼。猶太人民已失去了他們國家的獨立，現在他們存在的理由只在於他們是一個宗教團體，這團體會把古老的傳統跟目前情況的各種需求連成一氣，使二者間有着密切的關係。
這樣一個復興的工程應該在許多不同的領域中顯示出來。首先是崇拜或敬禮：在帳棚節前隆重宣讀厄斯德拉帶回來的梅瑟法律（厄下八），並給人民解釋一番，已包括日後會堂禮儀中的一些主要因素。梅瑟法律是猶太教生活的基礎，以後世世代代都是如此。
服從天主的「法律」也解釋書中的很多其他措施，其中有些是相當嚴厲的，如引領人民遵守慶節、安息日，約束大家為敬禮，為祭司職奉獻禮品及作什一之獻（厄下十；十二；十三1～22），嚴格禁止與外邦人通婚（厄上十；厄下十三23～29）。最後，也是為了忠於「法律」，乃赫米亞才以言以行解決了當時的社會問題：人民因了貧富不均，及地位的差異而弄得四分五裂（厄下五）。
儘管如此，法律的嚴格要求並不使厄斯德拉及乃赫米亞的宗教變成狹隘的法律主義，使人視綫模糊，不分高低，如同一般的禮教傳統那樣。他們二人所依據的法律是生活天主的法律，這天主說話，行動，人們也能向祂致以誠心的敬禮，作出自然的祈禱。他們二人本身就時時轉向天主，向祂討主意，求幫助或保護，或快樂地向祂表達感謝（厄上三11；六21  22；七27  28；厄下一4～11；四4  5；五19等等）。
在厄上九及厄下九保存下來的兩篇大祈禱詞，大概含有猶太敬禮中所慣用的禮儀因素：懺悔，認罪，求天主饒恕，追憶人民過去的歷史及不忠不信，表達對以色列天主的信賴等等。這些篇章明示，放逐前那些先知的宣講終於結出果實來了，他們引領人民發出這些自謙自卑的心情，並對一個會寛恕的天主滿懷信任和期待。
這一時期，耶路撒冷猶太人的宗教生活還有一個層面值得一提，雖然屬於次要，却不無道理：面對一個把宗教生活看得太軟太寬的概念，以致可以與外邦的無神主義達成妥協，猶太人絕不苟同，而奮起自衞。反對與異族通婚的種種措施就是其表示之一，此外他們拒絕當地的人前來合作，共同修建耶京城垣（厄下19  20；四；六等），也是為此，因為那些人事實上是猶太人的敵人。這裡猶太人與撒瑪黎雅人的敵對已現端倪，而真正的分裂是在一個較晚的時期達成的，卽公元前三二八年。
厄斯德拉及乃赫米亞兩部書，特別把這二人的品格刻畫的生動入骨，他們彼此很不同，但有着一樣的熱望，就是為復興他們的人民及其宗教生活而賣力工作。厄斯德拉是祭司又是經師，關於法律十分內行，是禮儀復興的靈魂人物，但對外邦民族十分嚴肅，絕不妥協，乃赫米亞是一個有魄力的平信徒，驍勇不可一世，信德堅强，喜愛祈禱，又大公無私，以榜樣宣道。
雖然如此，二人的勳業無論如何彪炳，他們的品格總不跑在他們的事業前面。就是說，他們只完成天主託付給他們的使命，其他一切，連他們的生和死，我們都一無所知，他們的人品在他們行動的後面隱沒了，在他們盡職的以前及以後，都是一片陰影。這也是那個時代猶太主義的宗教生活所呈現的一大特色。這為後世全球各地的愛搞個人崇拜的風氣，已預先上了非常有益的一課。
本檔案未經整理
